
“嗯———” 洪欢儿半躺在沙发上， 攥

着一件白色男士衬衫， 把整张脸都蒙在下

面，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天哪！ 一股男

人味。” “那是我的！” 秦素素穿戴整齐，

拿着手套、 手袋正出卧室， 一眼撞见

,

一

脸嫌弃地笑道。 卧室的门开了， 秦素素的

男友一边整着领口， 拿着外套走出来， 一

边拽过秦素素亲了亲她的脸颊， 并看了看

洪欢儿， 说： “晚上见！ 给她浪， 那件是

我昨天没洗带过来的衬衣。”

送男友出门后， 秦素素推了一把洪欢

儿， 要她赶紧出门： “中国情人节那天，

人家看都没看你一眼。 你觉得今天西方情

人节， 你还有戏吗？” “你说的是你这个，

还是我那个？” 欢儿拎着大衣和包， 关上

门

,

快跑几步， 挽上素素的手臂。 “我说

的是你那个！” 秦素素说完叹了口气， 接

着伸出手指头数落她那位： “都七年之痒

了， 还在玩地下情？ 我早想蹬了他了！”

一下楼梯， 风呼呼地。 欢儿伸出手接

到几颗从半空飘下的雪粒子， 脚刚蹦下楼

梯又缩了回去， 她反脸问素素： “你刚才

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素素像是幡然醒

悟了似的， 看了一眼欢儿， 没有回话， 只

管继续往地铁站走。

“叮” 的一声响， 电梯在写字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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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停了下来， 上班族们在玉立时尚杂志社

进进出出， 裙裾衣角卷来的冷空气， 很快

消失在扑面而来的暖气中。 洪欢儿与秦素

素跟随人流， 各自到自己办公桌坐下， 脱

下外套， 准备上午十点要开始的一周题材

申报会。 忙碌间， 洪欢儿远远地看了一眼

艺术总监办公室， 见那里灯亮着， 又低下

头整理资料。 洪欢儿并不知道， 在那间可

以将整个大格子间一收眼底的全玻璃办公

室里， 她们的艺术总监陈天放， 也正在抬

起眼镜， 审视着她们。

陈天放看到个子高高的秦素素亲密地

搂着同事的肩膀说着笑着， 然后走到复印

机前复印资料。 在她等候的时候， 在她低

头笔记的时候， 斜刘海下， 一双含笑的眼

睛顾盼生辉， 一头赭色卷发在腰间摇曳。

而在不远处的一个办公桌前， 洪欢儿正皱

着眉头在不断点击鼠标， 一只铅笔插在她

的丸子头发束里。 不用猜就知道， 她又犯

了信息焦渴症， 还在搜索最近半小时的新

闻， 更新她的资料。 陈天放舒了口气， 坐

在偌大一个办公室里， 等待稍后的题材申

报会。

跟往常一样， 题材申报会都会根据最

近的搜索热词， 确定题材内容甚至最终稿

件的标题的关键字。 在补充说明自己上周

申报的方案时， 洪欢儿口头提出了版权问

题。 “况且， 有声书这一块， 是个新兴项

目， 我们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建立……” 洪

欢儿说着说着， 发现陈天放的脸色越来越

难看， 于是求助地望向秦素素。 秦素素正

夹着一只笔， 低头抠着指甲。 其他人也面

无表情地听着。

十一点时， 陈天放宣布： “散会！ 洪

欢儿留下。” 洪欢儿不解地望着陈天放 ，

坐到他桌前的椅子上。 “广告的事， 李总

要一个懂方案的人去说明一下效果。 这个

方案你做的， 你去吧。 我本来说带你去，

可临时有事。” 陈天放边说边拿纸写下一

个地址： “中午吃饭的地方都订好了 。”

“哪个李总？” 洪欢儿头一歪又想起来了，

“那个李总啊 ！ 你明明知道我老讨厌他

的。” 陈天放没有作声， 把纸条搁在桌上，

开始低头写他的东西。 立了片刻， 洪欢儿

说： “那我申请现在就下班， 下午我也不

来了。” 陈天放仍然低着头

:

“随便你， 只

要你安排好工作就行。”

不一会儿 ， 洪欢儿挎着单肩包出去

了。 在座位上呵着气， 喝着咖啡的秦素素

目睹这一切 ， 仰着脸望向陈天放的办公

室。

洪欢儿提前下班， 进了一家美甲院，

挑了一个能衬得自己皮肤更白的红色。 接

着， 又去彩妆专柜买了一套彩妆用品， 去

美容院要他们给自己化了个能和指甲配得

上的妆。

就这样， 洪欢儿咬着姨妈红红唇， 坐

在了李总的对面， 一页一页地翻着一家上

海菜餐厅的菜牌。

菜一上来， 见有几样都是上次他们吃

饭时自己爱吃的那几样， 李总就不免有些

飘飘然。 喝了点有后劲的清酒， 李总那手

就有些乱比划。 洪欢儿拿起茶壶他就去摸

茶壶， 举起杯子他就去握杯子 。 筷子掉

了

,

李总顺势去桌子下捡筷子， 洪欢儿站

了起来， 按服务铃： “服务员

,

拿双筷子

来！” 然后回头跟李总笑道

:

“李总， 我去

下洗手间。”

关上洗手间的门， 洪欢儿望着镜子里

陌生的自己， 想起以前自己在杂志社做的

专题 《化个妆， 就可以高不可攀》， 眼泪

就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大不了不要他的广告了 。” 可想归

想， 洪欢儿还是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上，

很认真地说： “李总， 请多指教

!

” 然后

拿出方案， 自顾自地说起来。 在说着以往

的广告成功案例时 ， 洪欢儿提到一个名

字， 李总这才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他

也在你们这做过广告？” 洪欢儿脑子一激

灵， 眼睛诡异地回答： “是的。 他今年也

签了一年的合同。 我们给他们做过一个三

八节专题。 名字就叫假才女。 其实讲的是

一些充寓着女性主张的 、 非贵金属的首

饰。 要知道， 那一年我们掀起了一股具有

设计感的假首饰热。”

利益当前， 李总的酒也醒了不少。 洪

欢儿故意叉了一块水果， 递给李总， 李总

点了点桌子， 说

:

“放着， 放着， 我自己

来。” 洪欢儿这才知道， 这事算是结了。

第二天， 陈天放正在办公， 洪欢儿敲

门进去。 “昨天吃饭的发票。” 洪欢儿把

发票递过去时， 陈天放看到了洪欢儿的红

指甲， 抬头问： “昨天怎么样

?

” “我尽

力了。” 洪欢儿说完退了出来。

到了中午快下班时， 财务拿着发票要

洪欢儿签经手人的字时， 洪欢儿注意到在

她昨天吃饭的餐厅， 同一天同一个时段开

出了一张秦素素经手的发票。 开票事项竟

然也是陪广告客户李总 。 发票金额还不

小。

“昨天中午你怎么也在陪李总吃饭？”

在下班的地铁上， 洪欢儿突然背对着秦素

素问了这个问题， 没有听到回答。 洪欢儿

突然想起一年前， 自己与秦素素分享了自

己的秘密， 包括喜欢陈天放的事后， 秦素

素对自己有好几天都冷冷的。 “秦素素！”

那几天， 都是洪欢儿拉住她提醒她下班一

起回家。

发票疑云之后， 洪欢儿开始留心秦素

素平日的言行。 没想这一留意， 竟然察觉

出逐渐疏离的友情。

有时是趁有男同事调侃洪欢儿新穿的

吊裆裤， 秦素素拍着手掌附和 ： “说得

对， 有同感。” 然后又温婉地搂着洪欢儿

说

:

“欢儿， 在你面前我都觉得自己好老

哦。” 渐渐地， 到了后来， 秦素素对着兴

致勃勃谈题材的洪欢儿， 已是成竹在胸似

的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这种态度， 有

时还会 “额 ” 地插话 ， 但又比比手谦让

道

:

“你先说

,

你先说吧。”

在工作上

,

两人也杠上了。 洪欢儿做

了女性话题 《自尊与男人， 我都要》， 秦

素素就做了一个心理访谈 《女性起义的破

坏性》。 洪欢儿做了个美妆专题 《装， 不

如妆》

,

秦素素就做读书专题 《书卷中的

女人味》。 洪欢儿做 《“底” 层劳动妇女的

“面” 子》 谈某平跟女鞋起源文化及选料

工艺 ， 秦素素就做召集众美谈女性话题

《高级感， 何止是一双鞋》。 洪欢儿做话题

《敲黑板， 谈恋爱不要失了姿态》， 秦素素

就做心理专栏分析 《嫉妒也是因为爱 》

……

直到有一天， 秦素素做了一个心理专

题 《自杀威胁社会？！》， 洪欢儿把秦素素

叫到了杂志社会客厅。

“你认为我会接受你的不良心理暗示

吗？” 洪欢儿质问秦素素， “我跟你说过

的秘密， 你为什么要拿出来伤害我

?

” 秦

素素微微一笑

:

“你哪里又受伤了吗？ 我

记得你第一次受伤是在你二十岁失恋之

后。” 洪欢儿拉住她， 恶狠狠说

:

“你觉得

你击中了我的弱点了吗？ 那你的心理专栏

作家可是白当了！” 将走之前， 洪欢儿轻

飘飘地抛下一句话： “你不是在乎他吗？

我可不在乎他。”

没过多久， 一些自媒体的随意截取、

转发， 《自杀威胁社会？！》 那个文章中易

诱发自杀的部分引起了一些关爱自杀者的

组织的投诉， 找源头找到杂志社来了。 秦

素素被陈天放叫到办公室， 要她及时和团

队写出一个解释说明书。

“我和你是有感情的对不对？” 秦素素

听了这个决定， 几乎要失控， 她想抱着陈

天放， 但陈天放攥紧她的双臂， 不让她在

办公室里失态。 秦素素趴在桌子上压低声

音哭泣。 凭什么是她洪欢儿？ 凭什么？ 陈

天放是她秦素素先看见的男人。

陈天放咬紧牙关， 看着秦素素， 这一

年来， 这个女人是他虚开发票的共谋， 在

他们这种私企， 在董事会看来， 这是最大

的污点， 污点！ 要不是不放心自己， 她

秦素素也不会捏打洪欢儿。 陈天放舒了口

气， 心里有了打算。

大约两个月后， 秦素素准备搬离与洪

欢儿合租的公寓。

临走前， 洪欢儿问秦素素， 关于版权

的问题是她们俩人讨论的结果， 但在那天

的题材申报会上， 她为什么不声援这个建

议

?

秦素素坐在行李箱上望着洪欢儿 ：

“因为他不喜欢。 而且， 我鼓动你去做他

不喜欢的事， 不是更好吗？” “我是脑瘫

了吗

?

需要你来鼓动。” 这话， 洪欢儿不爱

听 ， 反击过去后 ， 她觉得要趁胜追击 ：

“那恭喜你啊， 地下情七年后， 终于有人

愿意跟你公开同居了。 是两个人从此亲密

生活在一起呢还是租间房子每周等他来个

一两次呢？”

说完这话， 洪欢儿略觉过分， 抬头望

向秦素素。 秦素素低下头， 强忍住眼泪，

起身拉起行李箱， 到了门口， 她说了声：

“我走了。 多报的业务费， 我和他会慢慢

补上。”

各种机缘巧合， 洪欢儿没有成为陈天

放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 。 空房期没多

久 ， 洪欢儿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的同居女

友。

洪欢儿与秦素素分道扬镳后， 她们在

办公室怎么相处呢？ 如果你看到过她们的

杂志， 可以看到， 洪欢儿仍那么张扬、 恣

肆随意 ， 秦素素仍是那么知性 、 温良娴

熟。 不过这都是外人看来的她们。 只有她

们自己知道， 其实她们都是假才女， 一个

辣手、 神经质， 另一个则善于伪装、 保护

自我， 她们都不是真才实料的好女人。

想到这个天大的秘密， 在桌子前眼神

无辜地咬着笔头的洪欢儿， 以及左顾右盼

摇曳在人群里的秦素素都要不约而同地掩

面偷笑。

春日感怀

卢小强

（一）

三月桃花二月开，已是春风渡关来。

红豆为何南国长，桃李早容天下怀。

（二）

浓雾锁大江，孤舟欲何往。

人在囧途中，莫做等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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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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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零一种离别与相逢系列之

最美的遇见

唐青

那一年

在玉兰树下

与最初的一朵雪花遇见

雪花落在我粉红的唇边

轻轻地，给我

印上一枚淡淡的吻痕

那一年

经过你的窗前

与你青涩的眸遇见

你猝不及防的眼神

点亮我，豆蔻的清愁

倾城我一生的美丽

我惊鸿一瞥的回眸

是否？ 也惊艳你初开的情意

抑或你心底的隐痛

难以回神

“森女”心情

肖玲玲

作为女人 ， 我们常常忽略自

己，活得粗砺而苟且。 比如买衣服

不讲风格， 以为贵的就是好的，品

牌就是品质。 收入稍有改善，就进

高档美容院，出入健身房。 特别在

意别人的评价，生怕跟不上潮流。

偶然读到一篇《像森女一样生

活》的文章，我才知道，原来女

人还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真

实自然 ，简单质朴 ，带着清新如森

林一样的气息。 这不正是我内心真

正渴望的生活吗？

动动手， 借助大自然的馈赠，

世界就变得灵动多彩了：用五倍子

和姜黄将泛旧的白丝巾染成烟灰

夹杂柠檬黄， 再配一条麻质长裙，

闲散舒适，透着文艺和春天的清新

气息。 健身房其实也不必常去，散

散步骑骑车爬爬山，聆听大自然的

声音，身心更健康。 不再熬夜刷手

机 ，远离垃圾信息 ，发现心变得澈

澄，不会为某个无谓的评论扰乱心

绪，也不用急吼吼奔赴那一场场可

有可无的应酬和聚会。

也有人说这样的生活太简单

枯躁，富余的时光太多了。 他们哪

里知道，当我用一个长长的双休日

做出几盒牛扎糖，简单包裹后送给

闺蜜 ，那份淡淡的喜悦 ，是无法用

耗时长短来衡量的。 降低了对物质

的渴望，心变得轻盈从容。 于是，不

会再一味逢迎，牺牲自我。 也不再

与老公争夺家庭掌控权，更不必为

孩子过度操心。 我想，这才是真正

回归了我的女性角色吧，有温和自

信的笑容， 干净而有风格的衣着，

每天都充实 ，心中喜乐相伴 ，每个

日子都过得像“三八”节一样美好。

假 才 女

何 芬


